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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顿时掌声雷动，各自大声嘶喊

着，渐渐地汇聚成同一个节奏同一句

话：“雷圣，杀了他！雷圣，杀了他……”

雷圣乃是武林排名前十的高手，杀死吴

越明驼自然不在话下，众人都想目睹雷

圣的绝世武功。

吕思哈哈大笑道：“我久闻雷圣

大名，今日一见果然英雄了得！”拱手

道：“请赐教！”他的声音洪亮至极，竟

掩盖住了台下众人的呐喊声。

雷圣心中暗自震惊道：“这厮的内

力怎的如此深厚，我需先在心理上摧垮

他。”想罢，他冷哼一声，道：“你拔剑

吧，我且让你三招。”

吕思闻言，心中豪气陡升，笑道：“既

是比试何谈相让，如若可行还是我先让

你三招吧。”

此言一出，台上台下众人无不嘘声

一片。雷圣秦之节怒道：“既然你要寻

死可怨不得我了！看招！”说完双掌运

足了五成内力平推而出，吕思的衣衫被

真气吹得飞扬起来，他不敢怠慢，用纯

阴真气护住身体，使出星月神功向对方

迎去。只听“啵”的一声轻响，雷圣的掌

力顿时化为无形。

雷圣心中既惊且佩，暗道：“怪不

得这厮能够在武林中享有如此大的恶

名，果然有些功夫。”想罢，他使出绝学

轰雷掌连续向吕思发起进攻。雷圣的

掌法内力刚猛，掌风破空之声不绝于

耳。吕思招式迅捷，内力阴柔。台上两

人各展绝学斗在一起，台下前排众人

只觉得劲风呼啸，头发、衣裙被真气吹

得上下翻飞。

转眼之间两人已经斗了数十回合，

雷圣感到吕思的内力非但没有减弱分

毫，反倒是愈战愈强，眼见自己内力势

弱，忽地抽出背后长剑，使出霹雳剑法

向吕思攻去。吕思掏出匕首，脚踏华星

韵步配以紫竹神功还击。紫竹神功招式

凌厉，华星韵步变化万千，吕思的身形

有若鬼魅般飘忽不定。

十余招转瞬即逝，吕思连续使出

杀招将雷圣逼到擂台边。吕思突地使

出圆月当空招式将匕首径直向雷圣的

咽喉刺去，雷圣欲要闪躲已是不及，心

中暗呼：“我命休矣！”吕思在剑尖即

将刺到雷圣的皮肤时忽地收回匕首

道：“得罪了！”

雷圣万万没有想到吕思会在此时

收手，忽地哈哈大笑道：“吴越明驼果

然名不虚传，雷某甘拜下风。”

“哎呀，怎会这样！”台下传出阵阵

惋惜之声。

雷圣刚回到座位上，他身侧的老者

起身道：“吴越明驼武功卓绝，左某不

才前来讨教！”

台下有人高呼道：“是云圣左角，云

圣前辈也要替武林出头了。”

吕思抱拳道：“在下见过左前辈！”

他忘了自己是乔装改扮过的，因此称左

角为前辈。

左角闻言一愣道：“你我最多平辈

而论，再说我也不认你这种后辈。出招

吧！”说完自腰间抽出两把短刀。

吕思存心立威，脚踏华星韵步，抖动

手腕，使出紫竹神功向左角攻去。左角见

漫天剑影向自己当头罩下，大喝道：“好

功夫！”脚步闪动之间已避开来剑。他的

绰号是“云圣”，以轻身功夫见长。

左角避开吕思一剑后，手持双刃向

吕思反攻回去，吕思变招抵住。二人你

来我往战作一团，由于他们俩的身法太

过迅捷，众人都分不清哪一个身影是吕

思哪一个身影是左角，一百回合刚过，

突听吕思大喝一声：“着！”随即两条身

影骤然分开。

众人急忙向台上看去，只见吕思匕

首下垂，剑尖处有血珠凝结，云圣左角

胸口处被刺穿了一个小洞。吕思的力道

把握得恰到好处，匕首若再向前多刺几

分，云圣的心脏必会被洞穿。

胜败已成定局，台上台下一片沉寂。

云圣左角惨然道：“左某认输，你虽

然手下留情，但是左某绝不领情，我也

永远不会与你这种人为伍！”

台下依旧鸦雀无声，他们没有想到

吴越明驼居然连败两圣，这等功夫也只

有三仙能够做得到，如此而论这吴越明

驼的武功岂非要与三仙齐名。吴越明驼

恶毒无比，今后江湖中恐无宁日了。

（未完待续）

六月，一年一度的毕业季，有人说

毕业是离别，有人说毕业是新的开始。

要到毕业了，总会做些事作为留念。我

曾把毕业歌曲的歌词抄在一本蓝色封

面的笔记本上，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那是大四的事，离毕业还有三个月，

离别的气息已经提前弥漫开。我抄的第

一首是《凤凰花开的路口》，“时光的河

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抄到这，笔

尖顿了顿———为什么要用“终于”呢？

歌词里藏着一种奇怪的矛盾，仿佛我们

在盼望这一刻的到来，又害怕它真的到

来。后来，我在很多毕业歌的歌词里发

现了类似的“矛盾”，《同桌的你》里说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

慢”，而下一句是“你总说毕业遥遥无

期，转眼就各奔东西”。时间在回忆里

被压缩成两句话，前半段是缓慢的悠

长，后半段是猝然的断裂。这种结构本

身就是对青春最精确的描摹———我们

身处其中时，觉得日子无穷无尽，等回过

头才发现，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很多人听歌只听旋律，副歌一响就

开始跟着哼，至于唱的是什么，并不太

在意。但如果你认真把那些词抄下来，

会发现它们其实就是一首首关于成长

的诗。《那些花儿》里那句“她们都老

了吧，她们在哪里呀”，朴树唱得轻描

淡写，但那个“老”字用得很重———它

说的不只是时间的流逝，还有一层不可

逆转的告别意味。花会凋谢，人也会老

去，而“在哪里”的追问里，藏着一种无

能为力的温柔。

我抄到这句时，想起的是大一军训

时同寝室的女生们，我们在草地上拍过

一张合影，每个人都笑得没心没肺。那

张照片我始终留着，照片上的六个人毕

业后分布在天南海北，有的已经换了三

个手机号码，渐渐地就失去联系了。歌

词里问“她们在哪里”，大概就是在问

这些散落天涯的人吧。

《少年》 的歌词我抄了又划掉，划

掉又重抄。“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

有一丝丝改变”，这句话乍听太直白，

直白到不像一句好词。但我在抄写过程

中忽然理解了它的力量———不修饰、不

委婉，像少年说话的方式，把所有复杂

的情感都简化成一句斩钉截铁的宣言。

我们当然都知道自己会变，但毕业的那

一刻，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种“不变”

的幻觉。就像毕业典礼上每个人都在说

“保持联系”，其实心里都清楚，联系会

慢慢变少，但说出来本身就有了一种安

心的力量。歌词有时候就是这种“明知

做不到却偏要说”的誓言，它不追求真

实性，只追求那一刻的真诚。

抄到《起风了》的时候，我的笔记

本快用完了。“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

指尖弹出盛夏”，这一句写得极好，把

青春具象为可以“翻涌”的动作，又

把季节压缩进 “指尖” 微小的时空

里。我特别喜欢“翻涌”这个词，它让

人想起麦浪、海浪，想起一切大面积

运动着的东西。青春就是这样大面积

地发生着，像风掠过整片原野。而“指

尖弹出盛夏”就更妙了———仿佛整个

夏天是从指尖流淌出来的，仿佛我们

弹一下琴弦，就能召唤出一个季节。

我抄完这一句，在下面画了一道线，

又画了一道。那是我最喜欢的毕业歌

歌词，没有之一。

歌词和旋律的关系也很微妙。好的

毕业歌曲，词和曲之间往往有一种“错

位”———曲子是轻快的，词是怅惘的；

或者曲子是激昂的，词里却藏着孤单。

这种错位制造出一种复杂的情感空间，

让你在听的时候既想笑又想哭。《追梦

赤子心》的曲那么磅礴，像千军万马在

奔跑，但歌词里分明写着“也许我手比

较笨，但我愿不停探寻”。那个“笨”字

在激昂的旋律里显得格外刺眼，像一盆

冷水浇在热血上头的人头上。它提醒

你：追梦的路不全是金光闪闪的，你可

能真的会笨拙、会跌倒，会用最狼狈的

姿势爬起。但正因如此，那句“向前跑”

才显得有分量———不是不知道难，而是

知道了依然向前。

毕业前最后一周，我把抄满歌词的

笔记本送给了室友。她在扉页上写了一

行字：“这些歌，我们唱了四年。”我忽

然觉得，这本笔记本其实是我们这一代

人的共同注脚———我们用那些歌词来注

解自己的青春，每一个“终于”、每一个

“从前”、每一个“少年”，都在我们身

上找到了对应的故事。写词的那些人大

概想不到，他们的歌词，会被无数毕业

生反复咀嚼，品尝出不同的滋味。一首

歌的长度不过三五分钟，歌词不过几十

句，但生命却可以延续几十年，跟着一代

人老去，又在下一代人身上重新年轻。

如今，我偶尔翻看手机里的歌词截

图，还能想起那个抄歌词的春天。那时

我并不知道，我在为自己做一件重要的

事———把那些即将成为回忆的东西固

定成文字。仿佛只要抄下来了，它们就

不会丢失。我在一首首歌里重新生活了

一遍，重新感受了一遍那些已经走远

的，和即将走远的一切。

歌词终究是别人写的，但青春是我

们自己的。别人写了离别的歌，我们用

自己的人生去填满它。有时候我觉得，

每一首毕业歌其实都是半成品，它需要

无数毕业生的眼泪和笑声来把它润色。

那些抄在笔记本上的、记在心上的词

句，就是我们为这首歌增加的音符。而

这首歌，会一直一直唱下去。

单位侧门的幽静小径处，悄然生长

着一丛鲜少在城市露面的狗尾巴草。

它们正青葱繁茂，通体碧绿，纤细

柔韧的茎秆顶着蓬松的穗，宛若少女手

中点缀了软绒的青玉簪。风轻轻拂过，

纤茎托着茸茸的穗微微弯曲，有时如绅

士轻弯腰点头，有时如轻盈女子跳着飘

逸的舞。每天上下班路过，我都会驻足

观望一会儿，它鲜活的生命力，总能抚

平我紧皱的眉头，消解满心的浮躁。

曾在新闻里看到这样一幕，大雨哗

啦啦地下，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穿行在

街道中。他的头盔上粘有一只小黄鸭，

风呼啸而过，小黄鸭顶端的竹蜻蜓呼啦

啦转动，像起舞的风车，行人看到竹蜻

蜓，忍不住笑出声。被采访时，他轻抚着

小黄鸭说，那是女儿送他的礼物。那一

瞬间，小哥脸上的倦容散去，嘴角渐渐

扬起笑意。小小的一个竹蜻蜓，就像一

缕暖风，温暖了他疲于生活的心。

古人的生活里，不起眼的细碎之

物，亦满是这般温柔的陪伴。王重阳游

历四方时，有一葫芦伴随左右。它有时

化身饰物，静栖手杖顶端；有时化作酒

壶，静躺于他身后，晃晃悠悠。小小的葫

芦常伴身旁，驱散了他云游漂泊的孤

寂，为他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乐趣，因此，

他写下“一只葫芦真个好，朝朝长是随

予”。读到这句，我总觉得那葫芦不只

是盛酒的器皿，更像一位沉默的旅伴，

陪他走过山长水远，不离不弃。

我们总仰望璀璨盛景，却常忽略，

世间一抹踏实的温暖就藏于微末之中。

微末之美
周仲娣


